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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内容提要］2011 年初发生的“阿拉伯之春”以世俗“街头革命”为先导，却为伊斯兰分子提供

了政治崛起的历史机遇。政治伊斯兰在突尼斯、摩洛哥、埃及相继取得选举胜利后上台执政，宣告

阿拉伯世界迈向政治伊斯兰时代。目前，中东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、伊朗和沙特各自领衔的“什

叶派新月”与“萨拉菲派新月”、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首的伊斯兰温和派与以“萨拉菲派”为首的

伊斯兰保守激进派三对关系的博弈日益加剧，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中东政治伊斯兰走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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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12 月 17 日，突尼斯发生一起“暴力执

法”事件: 大学毕业生穆罕默德·布瓦齐齐在赖以

谋生的摊位被取缔后自焚。布瓦齐齐浑身着火的照

片很快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，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

迅速蔓延全国。10 天内，统治突尼斯 23 年之久的

本·阿里政权垮台。2011 年 1 月 25 日，埃及爆发

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的抗议活动。之后，动荡波

冲击到也门、利比亚、巴林、沙特、叙利亚等国，迄今

中东大变局尘埃远未落定。正如黎巴嫩政治分析家

塔拉尔·阿特里希( Talal Atrissi) 所预言，“我们正

在向未知迈进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见证各国内部各派

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、较量博弈引发的冲突、
破坏、杀戮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。”①本文拟

探讨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发展趋势，并分析其影响。

一

自近代西方世俗主义、现代主义、民族主义等政

治思潮东渐阿拉伯世界以来，为实现民族富强和宗

教复兴，阿拉伯世界出现过两次民族觉醒。其间，效

仿西方世俗现代化和回归传统伊斯兰的路线斗争始

终未绝，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、泛阿拉伯民族

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较量此消彼长。
第一次阿拉伯觉醒始于 20 世纪上半叶，历时一

个世纪，分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: 阿拉伯世界西化、
世俗化揭开序幕。近代后期，在欧洲列强凭借坚船

利炮侵略东方国家的过程中，处于东西方之间的阿

拉伯国家首当其冲地成为欧洲殖民主义的重要目

标。从英国统治下的埃及、科威特、巴勒斯坦等，到

法国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统治下的北非，阿拉伯世界大

部分地区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。
伴随着殖民者的洋枪洋炮以及一批批穆斯林青年赴

西方学习深造，西方的价值观念、意识形态和法律制

度对阿拉伯世界产生深远影响，阿拉伯国家在反殖

民统治的斗争中高举的旗帜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源自

西方的民族主义。
许多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都受过西方现

代教育，受到民主、立宪政府、议会政治、人权和民族

主义等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，所以，二

战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相继独立的国

家大行其道。传统伊斯兰政治理念基于共同信仰基

础上的“穆斯林共同体”( 乌玛) 的政治忠诚和团结，

现代民族主义则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，而是立足于

共同的语言、地域、种族和历史。20 世纪 70 年代之

前，在世界范围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，中东地区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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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历史的宗教与民族“二合一”忠诚让位于民族主

义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的复杂关系。
第二阶段: 阿拉伯世界缓慢走上伊斯兰复兴之

路。1967 年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大败的惨痛经

历、1973 年阿拉伯国家的反攻又以失败告终、1982
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等，使阿拉伯世界逐渐陷入深

刻的生存危机、政治合法性危机和宗教信仰认同危

机。在此驱动下，从 1970 年代起，伊斯兰教开始从

被民 族 主 义 边 缘 化、被 压 制 的 状 况 中 走 向 复 兴。
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产生巨大威力，“伊斯兰认

同”开始横扫阿拉伯世界。1981 年埃及伊斯兰圣战

者暗杀萨达特总统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兴

起后，对“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”的恐惧成为 1980
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心理状态，各国掀起镇压、取
缔伊斯兰政党浪潮。

2001 年“9·11 事件”后，美国在中东力推“民

主改造”计划，阿拉伯国家被迫实行政府主导的有

限改革，非暴力的伊斯兰政治、社会运动开始寻求通

过争取选票以获得权力。在埃及、摩洛哥、土耳其、
科威特、巴林、沙特、伊朗等国，伊斯兰政党及其候选

人以主要反对派身份出现，在各种选举中击败世俗

对手而胜出。在伊拉克 2005 年下半年的普选中，宗

教性什叶派联盟获得 275 个席位中的 128 个; 在

2006 年 1 月巴勒斯坦地区选举中，哈马斯以绝对优

势击败世俗执政党法塔赫; 在埃及 2005 年 11 月的

议会选举中，穆斯林兄弟会赢得 1 /5 议席; 在土耳其

2002 年 11 月议会选举中，“正义与发展党”取得压

倒性胜利，赢得议会多数席位 363 席; 在沙特 2005
年选举中，温和伊斯兰主义者赢得麦加和麦地那两

地市议会的全部席位。① 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

法雷斯·布雷扎特( Fares Braizat) 断言，“如今，伊斯

兰分子来了，这种新型民族主义将是宗教民族主

义”。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主义浮出水面。②

第二次阿拉伯觉醒始于“阿拉伯之春”。这是

一次伊 斯 兰 民 粹 主 义 ( Islamic populism ) 的 回 归。
“阿拉伯之春”的发起者是一群满怀激情、勇敢无畏

的年轻人，既不反西方、也不亲西方，既不是宗教原

教旨主义分子、也不是世俗主义者，他们表达的是呼

唤民主和自由、摆脱家族统治、举行多党选举、增加

就业机会的诉求。伊斯兰分子与同胞们一起参与到

和平革命中，连部分伊斯兰激进分子也认识到应该

给民主进程一个机会。埃及“伊斯兰组织”成员加

马尔·赫拉里( Gamal El Helali) 说，“过去，我们坚

信使用暴力是实现变革的唯一途径，这次革命打开

了和平变革之门。”约旦研究激进伊斯兰问题的专

家马尔万·谢哈德赫( Marwan Shehadeh) 说，“现在

出现一种新认识，即抗议、示威等平民行动比武力、
开战更有效。”③随着革命的深入，伊斯兰宗教政治

势力崛起，它们在突尼斯、摩洛哥、埃及通过大选上

台执政，在也门、利比亚、叙利亚成为一支权重势力。
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打败发动“阿拉伯之春”

的世俗青年运动和自由派政党，取得了选战胜利。
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其一，有关国家执政当局与

世俗派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的冲突大于同伊斯兰分

子的冲突。世俗派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同政府在政

治立场上相去甚远，其成员常遭安全部门监控甚至

逮捕，其活动经常被政府宣布为非法。在埃及，自由

派组织举行政治集会的一切努力都被穆巴拉克政权

扑灭，因为自由派被西方视为取代现政权的必然选

择，而伊斯兰分子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，

只有权力之争。因此，在一些中东国家，尽管极权政

府严厉对待伊斯兰分子，伊斯兰分子仍比世俗派、自
由派享有更大的政治空间，甚至获准有限度地参加

公职竞选。在埃及，萨达特 1970 年掌权后，即允许

伊斯兰分子在大学校园公开活动，穆斯林兄弟会组

织由此得到迅速发展; 他还通过宪法修正案，宣称

“沙里亚法”是法律的“主要源泉”，埃及日趋伊斯兰

化。穆巴拉克时期，埃及进一步伊斯兰化，伊斯兰政

党能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。在 2005 年 11 月的议会

选举中，穆斯林兄弟会获得共 454 个议席中的 88 个

议席，但世俗派、自由派政党没有获准参选。④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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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，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积累了组织经验，具有社会

基础。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全境建立庞大的慈善网

络，一向植根于草根穆斯林中。埃及有 8100 万人

口，其中 25%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①在众多政治势力

中唯有穆斯林兄弟会身体力行关注普通民众的生

活，如每月为寡妇提供 15 美元救济，因而具有广泛

影响力。而世俗派、自由派几乎无所作为。② 其三，

阿拉伯世界民众具有深厚的宗教感情。伊斯兰政党

坚决捍卫伊斯兰社会、文化、宗教传统，明确表达真

正的国民认同。突尼斯“复兴运动”执委会成员兼

发言人阿布达拉·朱阿里( Abdallah Zouari) 指出，

突尼斯 1100 万人口中，98%为穆斯林，“民众的宗教

情感根深蒂固”。③ 其四，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为政

坛新手，没有污点。政治分析家莫尼尔·菲拉姆

( Mounir Ferram) 指出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、突尼斯

“复兴运动”、摩洛哥“正义与发展党”等政党“都是

政坛新手，没有欺骗过人民，表达民众真正要变革的

呼声”。④ 因此，这些组织在“阿拉伯之春”中能够迅

速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。
随着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崛起，具有宗教威

信、能够动员草根民众的新伊斯兰权力精英已在中

东国家形成。他们因长期同世俗独裁政权进行血腥

抗争刚刚走上政治前台，目前大都声称接受世俗国

家原则，同时拥抱伊斯兰价值观。突尼斯“复兴运

动”领袖拉奇德·加努西面对世俗派挑战，质问“为

什么我们必然会走到阿富汗塔利班或沙特道路上?

还有其他成功的伊斯兰模式可以效仿，如土耳其、马
来西亚、印尼模式，这些国家将伊斯兰与现代性相结

合”。利比亚伊斯兰领导人阿里·萨拉比在接受半

岛电视台采访时说，“我们支持多元主义和正义。
利比亚人民有权建立一个民主国家，伊斯兰分子与

世俗派关系牢固。”⑤这昭示了中东伊斯兰政治发展

的前景，即如何让伊斯兰清规戒律与现代社会相适

应，是新伊斯兰权力精英面临的严峻考验。

二

由于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崛起，中东地区无

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国别层面都在上演一场日益激烈

的政治和宗教权力斗争。

首先，世俗派与伊斯兰分子之争。这一斗争由

来已久，长远看将聚焦于发展道路和地区主导权之

争，并且仍是中东冲突的主线之一。自 20 世纪 40
年代起，世俗派与伊斯兰分子之争甚或暴力冲突始

终是阿拉伯政治的一个特点。从 1970 年代起，中东

地区民众日益提出民主化诉求，伊斯兰分子也得到

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。到 2006 年，在 6 个阿拉伯国

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，有 3 /4 民众支持民主，

但存在着“伊斯兰民主”与“世俗民主”的立场分歧。
21 世纪头 10 年，随着各国经济下行和政权违背政

治改革诺言，甚至世俗派内部也产生广泛而深切的

不满，伊斯兰分子与世俗派的分歧开始缩小，甚至在

抗议伊拉克战争、巴以冲突和反集权统治等问题上

协调行动。在“阿拉伯之春”初期，两者的分歧几近

消弭，双方携手推翻了旧政权。目前，西化的世俗精

英作为一方政治力量，大谈的是民主与人权，反对任

何形式的政教合一，因而脱离了他们声称所代表的

穆斯林大众，没有从伊斯兰传统中汲取营养，影响力

大不如前。伊斯兰分子作为另一方政治力量，则是

坚决捍卫伊斯兰社会、文化、宗教传统; 努力建立庞

大的慈善网络，向需要帮助的民众施以援手; 他们通

过代价沉重的长期反独裁统治斗争获得了权力，拥

有执政合法性。但他们处境困难: 既要坚守伊斯兰

信仰，又在民主进程、经济政策、对以关系等问题上

面临巨大压力。⑥

形势表明，伊斯兰政党不能独大。许多人认为，

突尼斯和埃及的大选宣告“伊斯兰浪潮”的到来，但

选举结果显示伊斯兰分子并未横扫整个中东政坛。
在 2011 年的选举中，突尼斯“复兴运动”政党只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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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37%的选票。在埃及议会选举中，穆斯林兄弟会

“自由与正义党”主导的“埃及民主同盟”( Demo-
cratic Alliance of Egypt) 与“萨拉菲派”政党“光明

党”( Al Nour ) 主 导 的 伊 斯 兰 阵 营 分 获 37． 5%
和 27． 8%的选票; 在 2012 年的总统选举中，穆斯林

兄弟 会 候 选 人 穆 尔 西 当 选 为 埃 及 总 统，他 只 赢

得 51． 73%的选票。同时，阿拉伯民众在宗教问题

上仍然存在分歧。国际共和党研究所( IRI) 2011 年

3 月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，48% 的突尼斯人主张宗

教立国，44% 的人主张建立世俗国家。同年 8 月，丹

麦－埃及对话研究所( DEDI) 和金字塔政治战略研究中

心( ACPSS) 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，44% 的埃及人主张

建立伊斯兰国家，46%的埃及人主张建立世俗国家。①

其次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。这仍将是未来中

东冲突的主因与核心。“阿拉伯之春”后，伊朗与沙

特关系的不确定性、脆弱性以及公开冲突的潜在性

是海湾地区自两伊战争以来未曾见过的: 双方对外

政策转向激进，军备竞赛加剧，伊朗更是雄心勃勃地

实施核发展计划，国内政治的外溢性增强; 两国争夺

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博弈愈演愈烈。由此可以预

见，以伊朗为核心的“什叶派新月”( Shiite crescent)
与以沙特为核心的“萨 拉 菲 派 新 月”( Salafi cres-
cent) 两大新月地带的相互竞争，将释放出 21 世纪

第二个 10 年中东新一轮暴力冲突波。
在中东和北非地区，穆斯林人口占 90%，其中

约 84%为逊尼派，16% 为什叶派。② “什叶派新月”
是 2004 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提出的一个概念，指的

是中东地区坚决反以色列、反西方势力在伊朗支持

下缔结的政治、意识形态同盟。“什叶派新月”地带

事实上始于 1979 年。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，

先后出现两伊战争、黎巴嫩真主党、海湾地区什叶派

穆斯林政治化。专事海外隐蔽行动的伊朗伊斯兰革

命卫队“圣城旅”在“什叶派新月”地带影响很大，其

职责主要是在代理人战争中向反对伊朗战略对手的

团体提供培训和后勤保障，如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

也门胡塞族反政府武装。过去 10 年里，“圣城旅”
在伊拉克向各类反叛势力提供武器和军事教官，以

便向驻伊拉克国际联军发动军事行动。
“萨拉菲派新月”地带出现于“阿拉伯之春”后，

得到沙特的大力支持，覆盖从海湾君主国到地中海

东部诸国再到北非的广大地区。在埃及，“萨拉菲

派”政党异军突起，“光明党”等 6 个“萨拉菲派”团

体在 2012 年 1 月大选中获得 27． 8% 的选票，成为

议会第 二 大 党。在 突 尼 斯，“复 兴 运 动”党 魁 拉

希德·加努西在 2012 年 11 月明确表示，萨拉菲分

子是他的支持者，还是他的民兵武装。他向“萨拉

菲派”势力保证，政府要实施“沙里亚法”。③ 在阿尔

及利亚、巴林、科威特、利比亚、也门以及巴勒斯坦，

在沙特瓦哈比派大力支持下，“萨拉菲派”纷纷建立

自己的政治党派。沙特人不全是瓦哈比分子，“萨

拉菲派”也不全是瓦哈比分子。不过，瓦哈比分子

从根本上讲都是“萨拉菲派”。④

叙利亚沦为“什叶派新月”与“萨拉菲派新月”
两大教派阵营厮杀的新疆场。联合国调查团在致联

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坦承，2011 年 3 月以来，

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政治变革战已演

变成一场“公开的教派”之战，将来自中东和北非的

各路人马拖入厮杀疆场。叙利亚内战反映了沙特、
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教派争夺。

境外“什叶派新月”势力大举介入叙利亚内战。
目前，来自伊朗、黎巴嫩、伊拉克的什叶派携手力挺

叙利亚巴沙尔政权。伊朗向巴沙尔政权提供财政援

助、外交支持、反游击战和骚乱控制培训以及武器装

备; 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巴沙尔政权提供“情报和顾

问支持”。⑤ 黎巴嫩真主党 2011 年 3 月派出数千名

战士奔赴叙利亚，充当巴沙尔政权进行城市战的战

略、战术顾问。2013 年 1 月，真主党进一步扩大在

叙利亚的军事行动: 派出真主党训练精良的特种部

队帮助保卫巴沙尔政权。真主党还从黎巴嫩利塔尼

河南部及贝卡谷地的什叶派村庄征召数千名后备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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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士，以备叙利亚战场之急需。① 伊拉克什叶派参

加叙利亚内战人数 2012 年 10 月以来不断增加。许

多伊拉克什叶派日益将叙利亚内战———逊尼派多数

反抗什叶派少数( 阿拉维派) 领导的政权———视同

于为什叶派信仰的未来而战，将捍卫巴沙尔政权当

成其“神圣职责”的一部分。②

“萨拉菲派新月”的终极目标是使伊朗的影响

边缘化。沙特一直向反巴沙尔势力提供武器和训

练。沙特和卡塔尔同属萨拉菲派，“基地”组织等伊

斯兰“圣战”势力也属于萨拉菲派。沙特的立场和

政策使“圣战”势力渔翁得利，绝大部分武器援助落

到了“圣战”势力而非西方支持的世俗反对派手

中。③ 逊尼派穆斯林中许多人与“圣战”势力有联

系。“美索不达米亚‘基地’组织”( Al Qaeda in Mes-
opotamia) 分支“胜利阵线”( Al Nusra Front) 在叙利

亚反政府势力中起着关键作用。该组织成员人数虽

少，但有勇有谋，重点袭击军事工事和油田重地。
“胜利阵线”2012 年初在大马士革、阿勒颇针对政府

大楼发动自杀式袭击行动，造成众多平民的伤亡。
境外资金越来越多地流入“胜利阵线”手中，使其能

换取更多的武器、吸引更多的作战人员。该组织成

员充满战斗热情，将叙利亚视为实现梦想之地。④

也门可能成为伊朗与沙特之间代理人战争的又

一战场。也门两大政治团体———以胡塞族反政府武

装为首的一派与以“伊斯兰改革集团”为首的另一

派之间经常发生冲突。也门西北部主要受胡塞族反

政府武装控制。胡塞族是什叶派穆斯林，占也门总

人口的 1 /4，聚居在也门－沙特边境，与伊朗互为盟

友。2011 年末以来，伊朗加大对胡塞族反政府武装

的政治支持和武器援助，伊斯兰革命卫队“圣城旅”
向其提供 Ak－47 步枪、火箭弹等武器和数百万美元

现金。也门主要逊尼派伊斯兰政党“伊斯兰改革集

团”( al－Islah) 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也门分支，得到

沙特的支持。相应地，伊朗日益加大力度支持该党

以外的也门政治势力以及南部地区分离主义势力。
也门北部逊尼派部落领导人担心，伊朗与沙特在也

门爆发一场代理人冲突的可能性上升，“我们甚至

已不再称呼他们‘胡塞族’，而是‘伊朗的随从’”。⑤

其三，逊尼派内部温和伊斯兰势力与保守的伊

斯兰激进势力的博弈。它将决定未来中东政治伊斯

兰的绿色深浅度。目前，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

表的温和伊斯兰势力日益上升，它们力倡伊斯兰属

性的民主价值观，认为伊斯兰教可以与时俱进，支持

民主与宗教共存。⑥ 以“萨拉菲派”为代表之保守的

伊斯兰激进势力也在埃及、突尼斯、利比亚、叙利亚

等国兴起，主张建立神权国家。⑦ 它们认为，穆斯林

民族国家、民主、妇女权利等是当今伊斯兰世界诸多

问题的根源;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，穆斯林就必须回归

穆罕默德时代的生活方式，遵照《古兰经》过着朴

素、纯洁、相互负责任的生活。“萨拉菲派”反对穆

斯林兄弟会“伊斯兰教是通往美好现代生活大门”

的理念，坚信“现代性与伊斯兰教真谛背道而驰”。⑧

“萨拉菲派”对民众的吸引力与穆斯林兄弟会

迥异。穆斯林兄弟会由一群令人尊敬、取得瞩目成

就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主导，常以恩赐态度对待选

民，并称自己一直替穷人做事，但极少将自己当成穷

人。在埃及，“萨拉菲派”主要由宗教人士组成，在

诸多政党里唯有“萨拉菲派”候选人践行民粹主义。

塞得港“萨拉菲派”第一候选人阿拉·巴黑伊( Alaa
El Bahaei) 说，“其他党派高高在上，而我们生活在

草根民众中。”“光明党”主要发言人谢赫沙班·达

尔维什( Sheik Shaaban Darwish ) 公开向民众喊话:

“同胞们，我们‘光明党’创建者是草根民众的一部

分。”许多选民，包括一些不认同“萨拉菲派”极端行

为方式的人都表示，他们有明确的理由相信谢赫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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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他们的看法。这些谢赫们同穆斯林兄弟会一

样，始终如一地从事社会慈善事业，包括向穷人提供

食品、药品。塞得港一所学校的员工叶海亚·赛义

德说，“他们为人民服务，人们理所当然就认为，如

果他们进入议会，会做更多善事。”塞得港以自由主

义著称，但“萨拉菲派”超越自由派，赢得当地 20%
的选票。正是这种新型宗教民粹主义推动“光明

党”及其盟友在 2012 年 1 月埃及第一轮议会选举中

超越自由派，获得 27． 8% 的选票，成为穆斯林兄弟

会的主要竞争对手或潜在伙伴。①

“萨拉菲派”是最反西方、反民主的伊斯兰民粹

主义势力，利用穆斯林民众情绪，妖魔化西方，反对

民主变革，是影响阿拉伯社会稳定的重大消极因素。
在埃及西奈半岛，萨拉菲分子发动恐怖行动反对埃

及在西奈的主权。在加沙，萨拉菲分子向以色列发

动火箭弹袭击。在突尼斯，萨拉菲分子充当“卫道

士”，四处横行滋事，如袭击外国使馆、纵火焚烧警

察局、洗劫艺术馆等。在利比亚班加西，2012 年 9
月 11 日，“萨拉菲派”组织杀害美国驻利大使等 4
名美国外交官。利比亚萨拉菲分子甚至摧毁了当地

苏菲派清真寺和圣陵。②

三

中东地区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崛起，牵一发

而动全身。未来中东国家政治形势和整个地区局势

因此将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变化。
一是大变局后的过渡期注定动荡。中东分析家

和学者大多认为，政治变革从来就是一个缓慢、混乱

甚至充斥暴力的过程; 期待历经数十年独裁统治的

国家短时间内实现顺利过渡，那就太天真了。美国

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东项目主任乔恩·阿特曼指

出，“我们匆匆武断地下结论说，所有的过渡都应该

顺利，那就太没有历史意识了。阿拉伯世界的过渡

至少需要 10 年时间。”总部在伦敦的泛阿拉伯报纸

《生活报》( Al Hayat) 华盛顿站负责人乔伊斯·卡拉

姆说，这些国家正“从一人专制或军人独裁向平民

权力过渡，现在还很难得出结论”。③

中东地区政商领袖及许多西方人指出，大变局

后各国政治稳定取决于经济发展。严酷的现实是:

各国大搞贸易壁垒，不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使得中

东地区无法形成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具有全球地

位的国际金融机构，没有创新或教育中心，不易接受

外国企业。其结果是，中东地区始终没有成为外国

企业的重要投资场所，从而与全球经济隔绝，直至进

一步远离经济全球化。譬如，2006－2011 年，埃及吸引

的外资只有 50 亿－100 亿美元; 突尼斯一年吸引外资

不到 20 亿美元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阿拉伯问题

的拉什德·哈利迪坦言，如果不能保障社会正义和快

速的经济成长，“阿拉伯之春”将走向失败。④

阿拉伯世界存在“青年人口暴增现象”，失业问

题严重。2010 年，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，

30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 60% 左右。这支庞大的

劳动力大军，惟有通过大量投资创造就业才能吸纳

消化，才能使年轻人投身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

而成为“正资产”，否则就可能成为一支社会动荡力

量。2010 年，年轻人失业率在中东为 25%，在北非

为 24%。这些人在看不到机会、无力掌控自己人

生、无法从国家发展中受益时，就容易失去归属感，

以致与社会脱节，走上极端主义和与政府对抗的道

路。⑤ 对这些人而言，政治伊斯兰不能提供解决办

法，就业的重要性超越信仰。
但是，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。在埃及，

革命重创了经济: 终止了新的外国投资，破坏了旅游

业，年经济增长率从革命前的 5% 降到 2% 以下，外

汇储备缩水 25%，许多普通民众反而丢掉饭碗。革

命推动民众要求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、更高的工资，

而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却因革命受到削弱。埃及因

此一直处于动荡之中。⑥ 在突尼斯，革命近两年来，

国内生产总值下降，失业率从 13% 上升到 18%，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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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 人 没 有 工 作。一 家 小 型 出 版 公 司 老 板 卡

利姆·本·斯迈尔指出，“在突尼斯这样的国家里，

失业大军就好似一支军队。”而闹革命的“复兴运

动”根本没有经济规划。相反，民众则持速成心态，

“如同刚结婚一个月后就想有一个蓝眼睛的男孩”。
实际上，突尼斯就业境况的改观需要 3－5 年。① 于

是，社会不满不断积聚。2012 年 11 月底，突尼斯首

都南部的锡勒亚奈( Siliana) 要求就业和政府增加投

资的抗议活动演变为持续数天的数千人暴力抗议活

动，数百人在与警方的冲突中受伤。总统蒙塞弗·
马祖基在电视讲话中承认政府“没有满足人民的期

望”，担心动荡向欠发达的内陆城镇蔓延。所有阿

拉伯国家都面临同样的恶性循环: 政治动荡吓跑了

投资者，而创造就业需要投资者。
二是伊斯兰民主将在中东大行其道。伊斯兰教

是一种宗教，又是一种文化，它有自己的哲学、意识

形态、生活方式、社会行为方式、道德规范和法律体

系。1400 年来，它既经历过繁荣时代的辉煌，也经

历过衰微时代的屈辱，时至今日在伊斯兰世界仍发

挥着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的功效。中东穆斯林

民众既不想要宗教神权政治，也不喜欢世俗民主制，

情愿选择第三种模式，即宗教原则和民主价值观共

存。2011 年涌入街头抗议浪潮的阿拉伯人特别是

年轻人不期待建立宗教政权，他们认为“伊斯兰就

是解放之道”还不够，“我们不需要祈祷、谢赫、大胡

子，我们的教职人员已经够多了”。②

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，伊斯兰政党将走上务

实的中间道路。随着中东国家选举的常态化，伊斯

兰政党会不断增加，伊斯兰势力日渐分崩离析，因为

它们都在争夺同一批选民的支持。由于争夺选民斗

争激烈，没有一个政党能在民主进程中轻易独占鳌

头，埃及和突尼斯情况已然如此，所有政党不得不面

对现实，以便贴近广大选民。中东民众深信，伊斯兰

教与民主在选举中可以携手并进。如果绝大多数人

坚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形式，那么伊斯兰分子就很

难“劫持”选举，他们为了执政的合法性，就必须玩

“民主游戏”。因为民众的理念向中间回归，埃及穆

斯林兄弟会、突尼斯“复兴运动”都处在这样的回归

过程中。③

因此，中东伊斯兰国家未来政治发展将呈现世

俗化与伊斯兰化交互影响、交互融合的复杂趋势，而

不是简单的伊斯兰化。一方面，伊斯兰力量的得势

与其自身的温和化、世俗化密切相关。长期以来，屡

受打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、突尼斯“复兴运动”，

对其原来建立政教合一国家、坚持暴力斗争等意识

形态进行了彻底的改造，积极融入世俗化、民主化、
现代化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内容，走上通过合法

选举谋取政权的政治参与道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

中东政治伊斯兰化又何尝不是伊斯兰力量的世俗

化?! 世俗化和伊斯兰化仍是中东政治光谱的两个

主轴，只是两者从过去相互排斥的两条平行线走向

了交叉与融合。④ 另一方面，中东民众史无前例地

满怀国家主人翁意识。他们有能力提出诉求，并在

独裁政权废墟上建立新的民主制度，以实现公民权

益。阿拉伯公民在历史进程中不再像过去那样充当

旁观者而是扮演参与者，“公民主权”( citizen sover-
eignty) 意识开始深入人心。⑤ 2013 年 1 月 25 日，反

对穆尔西及其穆斯林兄弟会的左翼人士汉丁·萨巴

希( Hamdeen Sabahi) 就表示，“我们的革命还在继

续，我们反对一党独大，我们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

国家说‘不’。”在苏伊士运河沿岸三大城市苏伊士、
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，数千名抗议者上街反对穆尔

西政府。⑥ 此外，中东国家的军队日益倾向世俗化。
这对伊斯兰力量的政治崛起一直并将继续构成巨大

的牵制。○
( 责任编辑: 黄昭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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